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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时下的汉语研究中，“当代汉语”已是一个相当常见的指称形式了，以之为名的
研究论著多不胜数，然而人们对它的内涵和处延、产生基础和使用条件等却所知甚少，少有的
相关表述或语焉不详，或纷歧矛盾，因此极有必要对之进行条分缕析、正本清源。刁晏斌教授
在国内外首倡“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其用力的一个重点就是当代汉语。作者积十年之功完成
的这篇长文，应该可以帮助读者对当代汉语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认识，进而推动相关研究
的进一步深入。

试论“当代汉语”

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当代汉语的提出已经有２０多年的时间了，时至今日，它早已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学术概念，但是

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有很多模糊之处，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讨和厘清。当代汉语概念的产生基础可以概括为三

个着眼点：着眼于语言事实，着眼于语言研究，着眼于语言应用；它的时间范围基本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

重合；它与现代汉语是包含关系，即属于整个现代汉语的一个下位发展阶段。当代汉语研究应当在当代汉语

语言观的指导下进行，其中主要包括新的系统观、发展观和规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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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当代汉语”早已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而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了，但是，人们迄今为止还
没有对它进行过完整、准确的界定和表述，这就造成
了许多模糊不清之处。比如，当代汉语的提出依据
是什么，它的起始点在哪里，它的内涵和实质是什
么，它的提出有无必要，它的提出给我们的汉语研究
带来哪些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在此基础
上给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一、当代汉语概念的提出

时下，在汉语研究甚至某些一般使用的场合下，

“当代汉语”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常见的指称形式，我
们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在谷歌的学术搜索上以此为关
键词进行检索，一共获得约５５，１００条结果，其中除
少数属于文学方面的使用（如“当代汉语写作、当代
汉语散文”）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语言学范围内使用
的，如“当代汉语新词语”、“当代汉语流行结构”等。

由此可见，当代汉语已经成为一个有较高使用频率
的常用学术用语了。

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汉语研究论文中，最早出
现“当代汉语”的是刘丹青《当代汉语词典的词与非
词问题》一文。除标题中的“当代汉语词典”外，正文
中还用到“当代汉语词汇”：“由于《现代汉语词典》等
并未彻底解决当代汉语词汇中词与非词的问题，因
此本文想就此作些探讨。”［１］如果孤立地看，这里的
“当代汉语词典／词汇”是有歧义的：既可以是“当代

－汉语词典／词汇”，也可以是“当代汉语－词典／词
汇”，但是就文章内容看，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种“当代”与“汉语”共现但却没有直接组合关
系的用例一直存在，比如周光庆的《当代汉语词汇研
究的反思》，文章摘要的第二句是“当前的汉语词汇
研究，最好能突破结构主义框架，走出结构主义走
势，回到最为根本之处”；而文章的第一段也说：“在
中国，在当代，以汉语词汇研究为事业、为责任的学
人，大都不会忘记……”［２］显然，这里的“当代”就是



“当前”，“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反思”就是“当代的汉语
词汇研究的反思”。
然而，有直接组合关系的“当代汉语”或许正是

由最初的歧义而来。实际上，早在上述刘文后不久，
就有人开始把“当代汉语”作为直接组合的指称形式
使用，比如王希杰（１９８８）就说道：“在我们的当代汉
语中，‘编剧＋导演→编导’！‘编导’一词在‘编导
演’之前早就产生了。”［３］

至少到这里，一个新的指称形式“当代汉语”就
产生了，并且此后这种用法不断有人跟进，用得也越
来越多。比如，有些词典就以此为名，如刘继超等编
《当代汉语新词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安
汝磐编《当代汉语实用词典》（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等。如果说这里的“当代汉语”或许还可能有歧
义的话，那么许多论文标题以及正文对它却是作为
一个独立语言片断使用的，因而也就只有一个意思。
比如高怀志的《当代汉语的发展趋向》，文章的摘要
说：“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汉语的语音、语汇发
生的变化，做出例证和理论的说明。”［４］与此同时的
另一篇论文，即姚汉铭的《新时期新词语研究述评》
也在摘要中说：“新时期的新词语，是当代汉语中一
种突出的变异现象，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汉语研究者
的注意。”［５］

也就是说，至少在２５年前，“当代汉语”就开始
在汉语研究中作为一个固定组合形式使用了。
然而，作为固定组合单位的“当代汉语”，在一段

时间里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关于这
一点，笔者曾经征询过主编《当代汉语词典》的已故
著名语言学家金有景先生的看法，他说他用的“当代
汉语”这一称名，大致就是指当今的汉语，也就是说，
并不是在严格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使用这一称名

的。笔者写过较多以当代汉语为题的论文，但是同
样的所指也曾经用过“当今汉语”，如《当今汉语中极
为活跃的“极端词语”》（《辽东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
期），同样使用“当今汉语”的又如张丽芬《当今汉语
修辞现象剖析———以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日〈南方周末〉
为据》（《现代语文》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温敏《当今汉语
通称与非通称语用研究》（内蒙古大学２０１２年硕士
论文）等。
标题之外，在行文中用到“当今汉语”的也时有

所见，如“当今汉语中流行的‘酷’，显然用的是ｃｏｏｌ
的引申义。”［６］“当今汉语中使用的‘一×通’有两种
情况：词组‘一×通’和三音词‘一×通’。”［７］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人们一定是

着眼于发展和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与现代
汉语“传统”形式的对比才使用当代汉语这一称名
的，如郭伏良《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原因探析》
（《河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汤志祥《当代汉
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９０年代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
就目前所知，作为学术概念，即指称汉语发展的

一个历史阶段的“当代汉语”，是在１９９４年首次提出
的。马孝义（１９９４）说：“本文拟提出‘当代汉语’这一
名称，把从‘五四’时期到建国初期的汉语称为现代
汉语，把从建国初期到当今的汉语称为当代汉语，这
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不同时期的汉语，而且也便于
我们称说当今的汉语。”［８］马氏提出当代汉语的缘
由，主要是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教材给现
代汉语所下的定义和所讲授的内容并不是从五四时

期到当今所使用的汉语，而只是普通话的语音、词汇
和语法，至于从五四时期到建国初期的汉语则不再
讲授，即实际上讲授的是当代汉语而不是现代汉语。
这多少有些简单和偏执的理由，很快就招至反

对，赵永大（１９９５）就此说道，认为当代汉语如果只是
简单地从时间上说，指当今汉语的言语活动，祈望引
起人们重视对当前话语实践的观察和现代汉语发展

变化的研究，那就另当别论，而把当代汉语作为语言
的历史分期来使用，那就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他还
从广义与狭义的角度对马文在“现代汉语”概念内涵
理解上出现的偏差进行了分析与阐述，认为马文提
出的“以５０年代作为现、当代汉语的分界”理由并不
充分，缺乏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也违背汉语历史分
期的原则，这样，实际上就否认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的当代汉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９］。
然而，差不多与马文同时，另一位学者也提议建

立“当代汉语”这一概念，魏志成（１９９４）先是由中国
文学界广泛使用“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来指称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国外语言教学与研究中诸
如“最新日语”、“当代英语”、“当代美语”的概念也很
常见，而对人们不怎么使用“中国当代汉语”感到难
以理解，进而说道：“是否可以把１９４９年以后的汉语
称之为‘当代汉语’？我们觉得不仅有理由而且完全
有必要这样去划分汉语史的断代；如果坚持使用‘当
代汉语’这一概念，无疑是大大有利于学术研究与探
讨的。”魏文还简单提及提出当代汉语的缘由和依
据，即我国的翻译著作有９０％是近十年出版的，“由
此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在翻译语言异常活跃的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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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当代汉语的变化与发展必定十分突出”。下边
作为“粗浅的感受”谈到两点：一是新词汇每日都在
膨胀，二是现代汉语中的欧化成分不仅日趋稳定，而
且愈演愈烈［１０］。
尽管最初关于当代汉语的讨论并不充分，其中

确实也有很多可议之处，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接受并使用作为学术概念的当代汉语，或者说是
接受了当代汉语这一分期。林有苗（２００８）在接受当
代汉语作为一个严格意义学术概念的基础上，谈到
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划界问题，他认为，如果说上
世纪后２０年为当代汉语形成的萌芽阶段，那么进入
新世纪它则已基本初具形态了。［１１］

二、当代汉语概念的产生基础

当代汉语概念的产生基础，我们认为主要有三
个着眼点，一是着眼于语言事实，二是着眼于语言研
究，三是着眼于语言应用。

（一）着眼于语言事实
着眼于语言事实，也就是基于对近百年来汉语

发展变化事实的认知和把握。
不同的研究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汉语

做出了自己的阶段划分，比如，郭伏良（２００１）根据新
中国成立以来汉语新词的产生情况对现代汉语史作

了以下分期：
第一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
第二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
第三时期：１９７７年至今［１２］（Ｐ２１）。
邵敬敏在为杨海明、周静《汉语语法的动态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谈
到，现代汉语在近一百年里发生了三次急剧变化：第
一次是２０世纪初期，即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后，现代
汉语（白话）从口语领域扩大到书面语领域，并且牢
牢占领了这一阵地，这可以看作“文学革命”的成果，
从而形成“新文化语言”；第二次是１９４９年前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以解放区语言为代表的

新词新语新用法迅速替代了旧词旧语旧用法，这体
现为“社会革命”的成果，从而形成了“革命式语言”；
第三次则是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
国策，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政治都飞速崛起，相应的
语言面貌也发生了巨变，这体现为“经济革命”的成
果，从而形成“开放式语言”［１３］。
以上两位的表述与我们对现代汉语史的分期完

全一致：我们把１９１９年至今的现代汉语分为四个发
展阶段，即在郭伏良三期的基础上再加上１９１９年至

１９４９年的第一阶段；另外我们还认为，如果分期不
必过于苛细的话，也可以把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
两个阶段合而为一，视为同一阶段中的两个下位分
期［１４］（Ｐ２５），这样，实际上就与邵先生的划分完全一
致了。

《湖北日报》２０００年８月５日第２版“特别关
注”栏目刊登一篇文章，肩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解放了汉语。大量的新词诞生、外来语加入，极大地
丰富了现代汉语。这是现代汉语发展的第一次高
峰。改革开放的中国，现代汉语开始了又一次强烈
的碰撞。华中师大语言学家邢福义说，我们面临
着———”接下来的正题则为“现代汉语发展的第二次
高峰”。文中提到，邢福义教授认为，虽然这次汉语
发展的激烈程度远非“五四”时期可比，但期间涌现
出来的现象同样令人关注。新的词汇、新的词组、新
的行文方式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包括主流媒体都
无法避免使用。
何九盈（２００７）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

转向经历了五个阶段，其中第五阶段始于１９７９年，
本阶段是语文地位提 高、语文观念 大 开 放 的
年代［１５］（Ｐ１６～１７）。
上述不同的分期或阶段划分，都基于同样的一

个事实以及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受社会发展变化的
拉动和牵引，现代汉语在其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们曾经作过以下的表述：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机械的均速运动，而是

如同河流一样，时而平缓，时而湍急，时而狭窄曲折，
时而急转直下。语言的发展变化同样也是如此：当
社会处于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时，语言的发展也比
较平稳，变化较小；当社会发生重大的变故时，随之
也会拉动语言发生明显的，甚至是重大的变化。［１６］

上引各家的分期或相关的表述，其实正是着眼
于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
那么，究竟是哪些重大变化，使得我们有必要在

现代汉语之外，再另立一个当代汉语呢？
马孝义文章说明了提出当代汉语的三点依据，

即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确定与推广、汉语的
规范化和汉语本身的发展变化。其实要说汉语本身
的发展变化，最为明显和突出的无疑是在改革开放
以来的几十年间［８］。
新时期以来，汉语的总体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对此人们有目共睹，而许多学者也都作过相关的
论述，比如有人说：“今天，中国人民的语文生活跟改
革开放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特点是越来越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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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越来越多样化，呈现出千种姿态，万般风情。人
们的语用态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潇洒地张扬个

性，语言用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淋漓尽致地发挥
创意。”［１７］

文学界也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大量表

述，比如王一川（１９９９）说：“……而今，这种语言完整
性和独立性却破裂了。人们难以从多元化语言格局
中自主地选择出某种特定语言了，而是不得不面对
多种非完整的和非独立的语言碎片，在这些语言碎
片中徘徊不定。甚至可以说，从１８９８年至今百年间
出现过的种种语言资源，在这世纪末时刻也都又走
马灯似地匆匆闪过，但都耗竭各自的整体创造能量，
而裂变或散落为种种语言残片。”［１８］

我们能看到的更多是就一些具体语言现象发展

变化的表述，比如关于外来词语，学界普遍认为新时
期是有史以来三次引进浪潮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
的一次，而就具体的引进渠道来说，“现代汉语外来
词的引进，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水岭：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以前，极大部分都是先从上海方言中引进的；而

８０年代以后，则主要是从粤方言，特别是从香港方
言引进的。”［１９］（Ｐ１１９）

外来词语中异军突起的是字母词语，这也是学
界的共识。苏培成（２０１２）就此写道：“文革前，常见
的字母词只有‘Ｘ光、三 Ｋ党、ＡＢ角、维他命 Ａ’等
不多的几个，而改革开放以来字母词泉涌般地出现，
来势迅猛势不可挡，任何一位关心汉语文发展的人
都不能视而不见。这是改革开放在汉语文上的
反映。”［２０］

改革开放以来还是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由差异

开始走向融合的时期，初期的融合始于内地大量引
进台港澳地区的词语，比如据陈建民（１９９９）估计，在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余年间，内地引进的香港
社区词语就达六七百个之多［２１］（Ｐ５１）。随着香港与澳
门的先后回归，以及海峡两岸经贸及文化交流的日
益推进，四地语言交流越来越具有双向互动的色彩
和特点，正在不断地由差异走向融合。
此外，新时期以来还是汉语开始批量输出的阶

段，有人就此指出：“随着全球汉语热的兴起，越
来越多的汉语词汇或是表达中国所特有的事物、概
念的词汇出现在英语媒体中，如，ｍａｏｔａｉ，ｔａｉｃｈｉ，

ｋｏｎｇｆｕ，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ｒｅｅ－ｇｏｏ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ｎｏ　ｓｅｅ。”［２２］①

以上所说基本都是词汇方面的表现，而这方面

的发展变化无疑是最迅猛、最丰富的，因此有人以
“当代汉语词汇大裂变”称之［２３］，足见其变化之大、
影响之深了，而我们也认为，这样的比喻并不过分。
不仅词汇，语法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

曾经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指称性词语的陈述化、陈
述性词语的指称化、不及物性词语的及物化、动词性
词语的性状化、有标记形式的无标记化［２４］。此外，
我们也对新时期以来语音以及修辞方面的发展变化

进行过一些考察与分析［１４］。
其实，由本文开头所说，当代汉语已经成为当今

汉语研究中的一个常用词语，这本身也说明了它包
含众多的发展变化事项，因而才引起那么多人的关
注，并且完成了那么多的相关研究。
就具体语言现象来说，比如，针对“Ｖ一把”格

式的变化，邵敬敏（２００７）写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Ｖ一把’的用法迅速
蔓延，有燎原之势，大量鲜活的语言事实显示，‘Ｖ
一把’的组合类型已经出现很大的拓展，语法意义也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２５］

把以上内容简单总结和归纳一下：基于对新时
期以来现代汉语众多发展变化事项的了解和认知，
人们觉得有必要把当代汉语从现代汉语中独立出

来，以便进行更加专门、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于
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即如钱宗武、邢芙蓉
（２００７）所说，“当代汉语研究是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学术界正从不同侧面展开对当代汉语的研究。”［２６］

（二）着眼于语言研究
关于提出当代汉语的意义，马孝义的文章提出

了以下四点：便于研究汉语的发展变化、便于深入地
研究现代汉语、便于深入地研究当代汉语、便于称
说［８］。虽然马氏提出当代汉语的依据明显不足，论
述也很不充分，但是这里的表述大致不错，并且所提
到的四点都是与汉语研究直接相关的。
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要提出并经常使用当代

汉语这一概念，除了基于对语言发展变化事实的认
识外，还出于研究本身的实际需求，具体说来，大致
有以下几点。

１．着眼于历时的研究
当今的语言研究中，随着对以往存在问题的某

些反思（比如对索绪尔的共时、历时观及其影响的反
思），以及一些新理论的引进（如语言发展理论，语法
化、词汇化理论），着眼于历时或结合历时的研究已
经实现常态化、多样化，而共时与历时相结合也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成为很多研究者的学术旨趣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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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历时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动态的研
究，它的视角必然随着语言现象本身的变动而上下
移动，而当人们发现当今的汉语中有更多值得关注
的现象，或者是传统的形式和用法在当代产生了那
么多新的发展变化，自然就有可能把目光或关注点
更多地集中在这一阶段，并进行相对集中的研究，而
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称说这一新阶段的当代汉语的
出现，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着眼于历时的研究，当代汉语中的实时状况既

是许多“传统”形式发展变化的末端，同时也是很多
新现象的起点和发端，或者是有很多新现象本身在
这个阶段内就有了一个明显的发生－发展过程，而
总体上也正处在如邵敬敏所说“转型”的过程中，或
者如于根元所说，正处于“孕育期”和“形成期”（均见
下），这些无疑都值得而且应该进行动态的跟踪观
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深入、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

２．着眼于共时的研究
于根元（１９９９）在谈到语言的运动时说：“语言的

运动是开放的。从纵的方面说，语言是历时的产物，
运动才能形成历时。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
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语
言是一个纵横交错、相邻部分又动 态 叠 加 的
系统。”［２７］（Ｐ３５９）

正因为如此，对于同一个或同一些语言现象，如
果分而言之，既可以而且应该从历时角度去进行研
究，同样也可以而且应该从共时角度去进行研究；如
果合而言之，就是进行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
从共时的角度来说，汉语的当今阶段自然就是

一个共时平面，因而可以而且应该对它进行更多相
对静态的全面、深入的剖析，而提出当代汉语这一概
念，无疑有助于使这样的研究常态化、固定化，因而
可以说既应合了研究的需要，也能够促进研究的
发展。

３．着眼于理论的研究
着眼于理论的研究，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

是把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具体语言事实的分

析，二是由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抽绎出一些规律
性的东西，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就当前的研究实践来看，主要是第一个方面，即

当今汉语丰富多彩的发展变化事项为各种理论和方

法（特别是一些新理论、新方法）的使用与验证提供
了极大的、多方面的可能，而用新理论、新方法来考
察分析当今诸多语言新现象，又可以得出很多新的
认识，并提高整体的研究质量和水平。比如，吉益民

（２０１２）分别从认知经济性、隐喻转喻理论、像似性理
论、非范畴化理论、认知语用学理论、模因论、后现代
主义等方面，探讨了网络语言变异［２８］。而在社会语
言学界和理论语言学界，不少人则提倡用浑沌学的
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特别是当今语言的发展变

化［２９］（序言），而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该理论和方法
对当代汉语的很多现象确实有很强的解释力［３０］。

４．着眼于应用的研究
陆俭明、郭锐（１９９８）指出，新世纪汉语语法研究

面临着来自应用和理论方面的两大挑战，从应用方
面说，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二是中
文信息处理［３１］。其实，除语法外，语言及其研究的
其他方面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而它们很大程
度上就是植根和来自于当今的语言生活及相关需求

的。比如在语言教学（母语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
中，大量的新词语、很多陌生化程度极高的组合形式
和用法，很多“传统”形式所产生的一系列发展变化，
显然都是无法回避的，而这也提示我们，当代的语言
教学，自然应该立足于当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以称之为“当代汉语的教学”。中文信息处理自然
也是如此：同样也应立足并着眼于当代汉语，因此从
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代汉语的信息处理”。
总之，着眼于语言应用，提出当代汉语并进行相

关的深入细致研究，可以更好地应对上述两个方面
的挑战。

（三）着眼于语言运用
当代汉语概念的提出，无疑还有着眼于语言运

用方面的考量。从语言用户的角度来看，自身的需
求和外界的要求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编码者和解
码者能够正常地交流与沟通，二是正确、规范地使用
祖国的语言文字。无论着眼于哪一个方面，当代汉
语都既有提出的现实依据，也有提出的必要，更有实
际的需求，而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就构成了当代汉
语概念坚实的产生基础之一。
比如，人们要正确规范地使用语言进行有效的

交流与沟通，就要习得一个正确完整的规则系统，并
且还要不断地加以调整完善，而在这方面，当代汉语
研究无疑可以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比如，邵敬敏
（２００７）曾就“太”修饰形容词形式的变化说道：“我们
忽然发现，一向以为不能说的话语，居然大量存在，
一直以为不合乎规范的组合，居然有那么多的
实例。”［３２］

这里所说的“不能说”和“不合乎规范”，其实是
就“传统”的，即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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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从中总结的规范，而如果墨守这样的规范，无疑
会造成当代语言用户认识上的片面，以及语言知识
与语言经验和实践之间的脱节，甚至于矛盾和抵触。
着眼于语言运用，就要极力避免这样的脱节，而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借助甚至倚重于当代汉语的“实
时”研究及其成果。
此外，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划分，也可以得到

其他相近学科已有阶段划分的支持，比如与语言学
科同属于一个一级学科的中国文学，向来有现、当代
之分，当代文学作为与现代文学相衔接又相区别的
文学分期概念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在史学界，一般也
认为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
代史的结束与当代史的开始。

三、当代汉语的起始时间

作为指称汉语一个独立发展阶段的学术概念，
当代汉语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起始时间，也就是起点。
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却并没有一致的
意见与看法。本文开头所说在一些相关问题的认识
和表述上的模糊不清，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现。

（一）现有的几种观点
就目前所见，对于当代汉语的起始时间，我们看

到的共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一是认为始于建国初期。前边介绍过的马孝义

（１９９４）［８］和魏志成（１９９４）［１０］均持这种观点。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虽然不多，但也并非个别，只是他们的
意见通常反映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以及相关的表述

上。比如，郭伏良的《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原因探
析》说，“本文在借鉴、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从社会、认识、语用心理、语言政策、词汇系统五个
方面探讨影响建国以来词汇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及这

些因素在促成词汇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３３］按，
文章名为“当代汉语”，而考察范围是建国以来的词
汇发展，显然与上述马、魏的观点一致。
再比如吴家珍（２００１）也从修辞的角度说道：“中

国当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从１９４９年起，至今已有
半个世纪了。”［３４］

二是认为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于根元在给苏向
红《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觉得我们从１９７８年进入了
当代汉语时期”。不过，像这种直截了当的说明极少
见到，更多的学者是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对当代
汉语的时间范围做出间接表述的。比如，杨文全、杨
绪明（２００８）说，“新词新语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当代汉语新创的词语”［３５］；苏向红（２００７）也说，
“本文所指的新造词语，在时间上，一般指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新创造的词语。”［３６］

三是认为始于本世纪之初。邵敬敏（２００７）说：
“如果我们把２０世纪的汉语称之为‘现代汉语’，那
么，我们就应该把２１世纪的汉语叫做‘当代汉语’。
当代汉语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有责任
来研究当代汉语的新面貌，包括词语的更新、新的组
合搭配以及新的使用规则，等等。”［３２］

与邵敬敏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林有苗（２００８），文
中说：“就汉语言来说，如果认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它
还没有经历本质上的变革，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改革开放及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中国顺利加入

ＷＴＯ和成功申办北京奥运会，加之网络、信息时代
的到来，其词汇乃至句法、语义、语用都不可避免地
产生了深刻变化，而将新世纪作为当代汉语之开端
的条件是否要成熟些呢？”［１１］用的虽然是问句，但表
达的却是肯定的意思。
四是比较模糊的表述。前引于根元在给苏向红

《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写的序言中认为从１９７８年
进入了当代汉语时期，但是接下来他又说道：“我粗
粗地认为，可以把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０年划为当代汉语
的孕育期，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２０年是形成期，２０２０年到

２０５０年是发展期。当代汉语这个时期可能比
较长。”
邵敬敏大致也是如此，他在说过应该把２１世纪

的汉语叫做当代汉语后，很快就修正了自己的表述，
开始频繁地使用“转型说”，这样也就从前述相对精
确的时间表述到比较模糊，比如他说，“中国当代社
会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互联网的开通和普及，促使现
代汉语发生急剧的变化，开始向当代汉语转型。语
言的使用和风格形成新的特色。”［２５］“电脑和网络的
普及，造成信息传播在空间、时间、参与、运用四个方
面的突破。尤其是大批新词新语、新的组合、新的格
式的高频使用，促使现代汉语在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开
始向当代汉语转型。”［１３］

（二）我们的观点
在谈我们的观点之前，首先要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谈语言的变化及其分期，只有相对而没有

绝对，即如杨海明、周静（２００６）所说：“但是事实上语
言的发展不是泾渭分明呈阶梯式的发展，而是像河
流那样可以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但具体哪个地方
可以定为上游与中游的临界点，中游与下游的临界
点，则是不大容易确定的。”［３７］（Ｐ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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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因为如此，再加上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
只是在不到百年之内的阶段划分，而不像古代汉语
与近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的划分那样，各有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各阶段之间都可以找到旧质日
渐减少、新质不断增加的明显过渡时期，只有当旧质
消失和新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算进入了下一阶
段，因此前后阶段的差异（即阶段性的特点）就比较
明显。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划分跟其他各阶段不
同（详后），二者之间基本没有这样的过渡阶段，区分
二者的标志大致只有一个“拐点”。因此，正确的认
识和表述，或许是应该把当代汉语的起始看成由现
代汉语向当代汉语“转型”的开始。
我们持以上四种观点的第二种，即认为当代汉

语的起点基本可以确定为改革开放之初，即与一般
所说的“新时期”重合。
在正面阐述我们的理由之前，先从反面简单地

排除一下另外几种观点。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不多，并且有的还有变化，比

如郭伏良到了２００２发表的《从人民网日本版看当代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汉语学习》２００２年第５期）实
际上就把当代汉语的时间范围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对应起来了。在多数人的眼中，语言发展变化的事
实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说了不
少，下边我们还要讨论。
从语言事实来看，把当代汉语的起点定在新世

纪之初，显然是延后了，比如作为邵敬敏（２００７）提出
“新世纪说”或“转型说”依据的一些语言事实（如“Ｖ
一把”中Ｖ的泛化与“一把”的词汇化，以及“大批新
词新语、新的组合、新的格式的高频使用”［２５］），都并
非始于新世纪，而是在此之前就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其他前边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一些语言事实，基本
也都是如此。
至于“模糊说”，无论是于根元还是邵敬敏，说法

的前后变化，甚至是同一篇文字中的上下不一，这本
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并且直接影响了此说的可信
度与可接受度。比如按一般的理解，“孕育期”应属
于某一事物的前发展阶段，因而显然与前述的“进入
了”有一定程度的矛盾或抵触；而“正在转型”与“可
以叫做”，二者之间显然也没有多大的一致性。
下面从正面说明我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基于多数人的观点。
前边已经举例性地由两位学者论文中对所用材

料的界定来反观他们对当代汉语起点的认定，而持
这种观点的学者无疑是最多的（据我们初步估算，在

所有人当中大概可以占到８０％），以下再进一步就
此举例说明。
龚学胜《当代汉语词典》（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的

介绍中说，“本词典所使用的语料主要来源于上世纪
七十年代末至今的正式出版物，其中包括中小学语
文教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数据库以及一些地
方性的语词资料。收纳近三四十年来使用频率较高
的由现代进入当代的词汇以及当代新创制并已经广

泛运用的词语。”按，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的１９７８年，正
是一般所说新时期的起点。
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以“当代汉语”为题，因为

学位论文的特殊性（比如通常要求对研究对象及其
范围等做出准确的表述），所以往往会给出一个时间
界定，而这往往又能反映学术界主要或重要的观点。
比如，刘晓梅（２００４）在“研究对象”部分明确指出，
“本文以当代（１９７８年以来）产生的新词语为主体的
研究对象”。下文更是明确指出，“对于‘当代汉语新
词语’，我们认定的‘当代’指的是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
以来这２０多年”［３８］。
第二，基于我们对语言发展变化事实的了解和

认知。
近些年来，笔者主要的精力用于现代汉语史研

究，如前所述，当代汉语与我们现代汉语史四阶段划
分的第四个阶段重合，而我们对一些语言项目在整
个现代汉语阶段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都作
过一定程度的考察，汇集这一研究内容的就是２００６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史》。我们总
体的认识和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与此前相
比，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阶段
性特点，可以说，新时期是现代汉语发展中的一个拐
点，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它理应成为一个新阶段
的开始，即当代汉语的起点。
关于新时期的语言状况，我们有三部专著，第一

部是《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中华发
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年联合出版），本书词汇、语法兼收；第二部是
专门以语法为考察对象的《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
（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三部则是专门考察词
汇的《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这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工作我们一直还在
做，第四本专著《当代汉语语法研究》也即将完成。
正是基于在以上研究工作中对当代汉语的了

解，以及与此前阶段的对比，我们才认为当代汉语起
于改革开放之初，并且坚信这一观点有充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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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和现实基础。
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引用了不少研究者的阶段划

分以及对相关事实的表述，而我们自己自然也能举
出更多的事例。比如，近６０年来，词义的感情色彩
曾经有过两次十分明显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大规模
的变迁：一次是建国以后直至文革时期，可以概括为
“贬义化”，而另一次则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持续
到今天，我们称之为“去贬义化”以及“褒义化”［３９］。
关于第二次变迁进一步的具体表现，我们也曾进行
过较为全面细致的讨论［４０］。

四、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

如前所述，人们在使用当代汉语这一指称形式
的时候，经常着眼于与现代汉语的对比，而如下文所
说，有一些学者更是在自己的研究中两个术语并用，
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不能不成为我
们思考并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

（一）已有的观点和认识
就我们所见，对于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

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认识及表现。

１．并列关系
所谓“并列”，即认为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前

后相接的两个并列发展阶段。
前引马孝义（１９９４）主张把从“五四”时期到建国

初期的汉语称为现代汉语，把从建国初期到当今的
汉语称为当代汉语，到这里，这一观点已经就说得非
常清楚了。此外，马文还特别强调：
第一，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同一种语言的不

同时期的语言；
第二，当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当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语言。
以上三点中的第一点进一步明确了上述观点。
马文还说，把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合在一起，就

很难看出汉语的发展变化，如果把它们区分开来，就
可以明显地看出汉语的发展变化，从中找出规律性
的东西［８］。
刘晓梅（２００４）第一章“绪论”部分的第一句话是

“新时期的新词语思路与模式与现代汉语时期的新
词语研究，有一定的联系”［３８］，这里把新时期与现代
汉语时期相提并论，显然认为二者是并列关系。另
外，第一章里几节的标题均以“现当代汉语”为名，如
“现当代汉语新词语整理与研究的历史”［３８］等，显然
都是把二者并列的。
其他学者也有并列使用“现当代”的，大致反映

了同样的观念和认识。比如，车安宁（２０００）就有“把
我国现当代汉语的研究引向深入”［４１］的句子；黄大
方（１９９９）不仅以“现当代”为题，正文中也说“在现当
代汉语中，他动词用法有日益增加的趋势，例子俯拾
皆是”［４２］。

２．包含关系
所谓“包含”，就是认为当代汉语作为现代汉语

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在现代汉语之中。范晓在给
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复旦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所作的序言中说，“特别是刚过
去的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二十年，可以说是现代汉
语词汇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
的汉语词汇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当代性，这是作为
断代的现代汉语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由此可见，
当前正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

时期。”按，把汤氏书名及其讨论内容与范先生这段
话结合起来看，以下两点就非常清楚了：
第一，当代汉语的词汇现象是现代汉语词汇在

当代的最新发展；
第二，研究当代汉语词汇就是研究现代汉语

词汇。
这就明确说明，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之间是包

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林有苗（２００８）部分地持有这种观点，文章说：

“我们也不否认现代汉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一
般指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后至２０世纪末的汉语，
广义则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我们承认，即便
作了当代汉语之分，一段时期里它还应包括在广义
的现代汉语之内。”［１１］

按，林文的划分、表述，以及对现代汉语与当代
汉语关系的认定，显然比他人更细致一些，即认为如
果按狭义，则同于上一种观点，即现代汉语独立于当
代汉语之外，两者是并列关系（因为如前所述，林氏
把２１世纪作为当代汉语之始）；如果按广义，则同于
第二种观点，即引文中明确所说的当代汉语“还应包
括在广义的现代汉语之内”。

３．并存关系
与前两种观点不同，我们没有见到有人直接做

出这样的表述或论断，但是可以通过具体的研究实
践来证明这种观点的存在。
我们曾经对著名语言学家张谊生先生近年的论

文进行过考察分析，他在研究对象的前边多冠有以
下四种形式之一：近代汉语、汉语、现代汉语、当代汉
语，如《近代汉语“把个”句研究》（《语言研究》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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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３期）、《说“×式”———兼论汉语词汇的语法化
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５期）、《现代
汉语副词状语的标记选择》（《汉语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４
期）、《当代汉语摹状格式探微》（《语言科学》２００８年
第２期）。另外，还有一些“无标记”形式，大致同于
“汉语”，如《“更”字比较句中多项比较的程度与格
式》（《世界汉语教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其中以近代汉语为名的最少，也最为简单，就是

单纯以近代汉语的某一现象为考察对象，而另外三
种冠名，则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划定。
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发邮件向张先生求证，邮

件中说：
我注意到，在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根据不同的

对象和内容，有时用“现代汉语”作为修饰限定语，而
有时则用“当代汉语”，还有的时候直接用“汉语”，我
的理解是，对“传统”形式和用法的考察用“现代汉
语”，而对“当今”的一些新形式或用法则用“当代汉
语”，不刻意区分或无法区分，或古今都有的，则用
“汉语”。
当天张先生就回复了邮件，在征得张先生的同

意后，我们把邮件中相关部分的内容转录于此：
你的观察非常仔细，我在写文章时确实是按照

你这样的思考来对现代汉语和当代汉语归类的。我
在想，某个语言现象，如果五四运动以来就有，或者
解放初期就有的，甚至文革期间形成的，尽管现在又
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也仍然称之为现代汉语的语法
现象。如果我发现，有些语法现象只是在１９７８年以
后，甚至２１世纪初才形成、发展出来的，我一般就称
之为当代汉语。
由此自然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现代汉语

与当代汉语之间的关系，就此，笔者再一次向张先生
发邮件求证：
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在考虑

的一个问题，原来只看到和想到两种观点：一种是
“包含”，即当代汉语包括在现代汉语之中，即是整个
现代汉语阶段的一部分；另一种是“并列”，即当代汉
语与现代汉语是并列的、前后相接的两个阶段，即是
当今已经由现代汉语阶段进入当代汉语阶段。由您
的想法和做法，是不是可以引出第三种观点：“并
存”，即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存于一个时期之内，
二者只是各有所指范围和对象，或者只是适应不同
研究需要而做出的划分？

张先生又一次很快就作了回复，内容是：
你对“并存”说的概括很有道理，我非常赞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张先生上述划分的出发点
与归宿，与前两种观点并不相同，所以这种并存的关
系也与前两种关系有不同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我们
后边再讨论。

（二）我们的观点和意见
在谈我们的观点之前，先要明确以下三个前提：
第一，当代汉语已经是一个有比较明确内涵与

外延的学术概念；
第二，当代汉语是当今语言研究中已经普遍使

用的一个学术概念；
第三，当代汉语代表了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或

者说是指称汉语的一个分期。
建立这样的前提，主要意在说明，如果只是如前

引赵永大（１９９５）所说，当代汉语只是简单地从时间
上说，指当今汉语的言语活动，祈望引起人们重视对
当前话语实践的观察和现代汉语发展变化的研

究［９］，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当代汉语的分期，进
而讨论它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即认为

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是包含关系，前者包含在
后者之内。
提到“包含说”，我们想起多年以前吕叔湘对汉

语史分期的一个表述，在为刘坚编著《近代汉语读
本》（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所作的序言中，他说：
“尽管我们说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我们却
不认为把汉语史这样平分为三段是适当的。我们的
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
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
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我们
认为，在各种汉语史的分期中，只有吕先生的观点大
有深意，只可惜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我们正可以比照吕叔湘对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

关系的认识来认识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关系。
第一，就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关系而言，比近

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要近得多，所以我们更有
理由这样说：当代汉语只是现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
的语法是现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现代汉
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
因此，我们同样也就更有理由把当代汉语看作现代
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当作并列的两个阶段，
因为后者显然不能充分反映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甚至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这种联系。
第二，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的区分，或者是阶段

划分，主要着眼于语体的不同［４３］，二者差异巨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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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间有长达几个世纪的过渡阶段；而这些既不存
在于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同样也不存在于现
代汉语与当代汉语之间，所以，它们有更多的理由
“合”而不是“分”（准确地说，应该是先合后分）。
第三，因为包含，所以在一些研究中常把近代汉

语与现代汉语并举。这样的标题如陶红印、张伯江
的《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
理论意义》（《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５期）；行文中的
表述如“其中大多数句式为近代、现代汉语所继承，
（换言之：近、现代汉语中大多数‘被’字句式，在中世
纪已见萌芽，有些已经趋于成熟。）”［４４］

与此相同的现当代并举的表述形式也比较常

见，前已举例，二者正反映了同样的内在联系；而我
们由张谊生的研究中归纳出来的事实和认识，同样
也能反映这一点。也就是说，张先生是在现代汉语
这一大背景下，来区分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当
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史的划界或进行相关的
表述，而只是为了更好地区分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给
它们归类，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用于标记某些语言现象的产生时间（１９７８

年以后即为当代）；
二是用于表明某些语言现象的使用范围（主要

是网络媒体以及口语，但也有一些正在或已经扩展
到更大的范围）；
三是用于显示某些语言现象的“性质”和“功用”

（前者比如是新生的而不是旧有的，某种程度上偏离
传统的规范；后者比如往往能够反映某些新的特点，
可以总结出一些新的规律，或者是产生一些新的认
识等）。
张先生的选择可以理解，他实际上是从历时的

角度作了共时的划分，而我们要做的，则是共时平面
的历时划分，二者的出发点与角度都不相同，所以不
好进行类比。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着
眼于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于
某种程度上的“一体性”。
把我们的观点简单总结一下：现代汉语与当代

汉语关系密切，它们的一致性远大于差异性。由这
种业已存在且一直保有的一致性，我们认为二者应
属于同一个共时平面，其间由现代汉语到当代汉语
的发展变化属于“共时中的历时”；由业已产生并且
日益明显的差异性，我们则趋向于认为二者属于同
一个大的共时平面下的两个小的共时平面，而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表述为“历时中的共时”。因此，
当代汉语是一个下位划分，它的上位概念是现代汉

语，二者是既合又分的关系：合则为完整的现代汉
语，分则为各有独立内涵、前后相接的两个发展
阶段。
我们对现代汉语史的阶段划分以及相关研究，

也反映了这样的认识：当着眼于整个现代汉语完整
发展过程的考察和不同时期之间的前后对比时，我
们把新时期作为现代汉语的第四个发展阶段，此时
我们主要立足于历时；如果着眼于第四个阶段的独
立或专门研究，我们就经常称之为当代汉语，此时我
们主要立足于共时。

五、当代汉语的语言观及其实现

要对当代汉语进行深入、细致、全面和更富有学
术内涵的研究，首先要树立和明确与以往有所不同
的语言观。于根元在上述给苏向红《当代汉语词语
模研究》所作的序言中说：“分期的标准里应该有一
个语言观的标准，这个标准也是跟语言事实相结合
的。语言观不同，对语言事实的认可与认识不同。
分期也不是这个新时期出现了许多上个时期或者以

前的时期完全没有的语言事实，可能以前也有，不过
这个时期类型和程度不同。”
于先生在这里把当代汉语的阶段划分标准、当

今的语言事实与语言观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见
地的，而在我们看来，无论对当代汉语是否认同，或
者是持什么样的划分标准，以及对具体研究对象如
何取舍和评价，总之几乎相关研究的所有方面，首先
都有一个语言观的问题，或者说都受语言观的制约
甚至于决定。所以，对于当代汉语的研究来说，确立
和贯彻什么样的语言观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
人们基于对当代汉语各种事实的归纳，通过当

代汉语诸多事项的研究，在已有语言观的基础上不
断进行思考、归纳和总结，以及调整和完善，逐渐形
成了一些新的语言观，这些主要基于当代汉语及其
研究、并且能够更好地为当代汉语研究服务的观念，
我们称之为当代汉语的语言观，它既是对传统语言
观的有益补充，又体现了后者在当代环境和条件下
的新发展，因此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我们认为，与当代汉语及其研究关系最为密切

的语言观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即系统观、发展观
和规范观。
我们曾经以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为视点，提出了

观念的调整和更新问题，并结合相关研究对以上三
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们认为，要进行当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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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汇状况的研究，应该与过去的词汇研究有所不
同，不能完全囿于传统，而首要的一点就是观念应当
有所转变，由此才能更好地适应研究对象的实际情
况以及研究的实际需求［４５］。以下就在上述讨论的
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一）语言系统观
以前人们多从语言结构本身来讨论它的系统

性，其实语言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它的结构、构成要
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上，也体现在它发展变化的
方方面面，以及由失衡到平衡这样的过程中各种因
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上，另外，整个人类语言及其发
展变化也可以从共性或普遍性角度进行系统的观

察、分析和把握。这种当代汉语的系统观应该而且
能够在研究内容确定上得以实现，并至少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宏观的、着眼于人类语言共性的类型

学视野，既进行共时层面的比较，又进行历时层面的
比较；
其次，对当代汉语的面貌及其发展变化事项以

及与现代汉语的同与不同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进行

多方面、多角度的细致考察与分析；
再次，在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也体现

系统的观念，比如就语言内部而言，词汇问题与语
法、语音、文字以及修辞语用等都有非常密切的联
系，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就语言外部而言，则
与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等关系密切，互动频繁，
也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就
必须考虑更多的因素。
新的系统观直接影响到当代汉语研究内容的确

定。从系统的角度说，当代汉语由两个部分构成：一
是“旧”的形式和用法，即那些在现代汉语阶段形成
并且作为其基本内容而沿用至今的各种语音、词汇、
语法等现象；二是“新”的形式和用法，即或者是新产
生的，或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变化，因而与
前者有别并表现为不同程度偏离、更能反映当代汉
语特点的各种现象。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新”
与“旧”之间，永远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因为在它们之
间往往有一种双向的联系：就新现象一方来说，它往
往不是凭空而来的，因而与旧有现象往往有这样或
那样的联系；就旧有现象来说，它们往往也有发展
变化。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代汉语的研究内容大致有

以下两种选择策略：
一是侧重于“新”的研究，很多以当代汉语为名

的论著大致都是做这方面工作的。在这样的研究
中，以下几个方面是努力的方向：其一，不能孤立、割
裂地看待某一新的语言发展变化现象，而应进行系
统联系、宏观定位下的微观研究；其二，不能浅尝辄
止，而应力图做到三个“充分”，即充分观察、充分描
写、充分解释；其三，不能就事论事，而应更多地上升
到理论高度。
二是“旧”、“新”结合的研究，这方面今后似乎应

该加强。当今的语言研究中，对旧有现象（现代汉
语）与新的现象（当代汉语）似乎有比较明显的分而
治之倾向，特别是一些以“当代”为名的研究。我们
认为，只分不合，不利于对某一或某些现象在当今的
实时状况以及当代汉语的总体面貌形成全面的了解

和认识。这里要明确和强调以下公式：
现代汉语已有基本形式和用法＋新时期以来的

发展变化＝当代汉语的总体面貌
很显然，只研究“新”的部分，远不足以了解当代

汉语的全貌，因此当代汉语的研究应该是一种系统、
综合的研究。

（二）语言发展观
语言与其他万事万物一样，总要有发展变化，这

就是语言的发展观。当代汉语的发展观至少在以下
两个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一是产生了一些对语言发展原因、模式和过程、

特点等的新认识，以及由此而提炼出的新理论，比如
“潜、显”理论以及“零度、偏离”理论。前者认为潜语
言现象的大量存在是语言得以发展的不竭源泉，而
潜语言现象的显化和显语言现象的潜化构成了语言

发展的基本事实和过程；后者则用“零度偏离化”和
“偏离零度化”概括和解释语言发展的基本性质和过
程［４５］［４６］。它们都对语言发展以及当代汉语诸多发
展变化事项有很强的解释力，另外，由潜显理论还引
发了语言的预测观。
二是新的共时历时观。张普（２００９）在进行动态

语言知识更新研究的过程中，面对着一个“不能回避
的理论问题”［４７］（前言）：
什么叫历时语言学？什么叫共时语言学？索绪

尔的历时语言学中的“历时”怎么定义？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观察语言近期之内的变化，是不是对语言
进行的“历时”的研究？如果是历时，怎样解释索绪
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动辄几百年或跨越数世纪的
历时变化例子？怎样解释自五四运动或白话文运动

以来都属于一个共时平面的现代汉语？如果不是历

时，又怎样看待今天语言与时俱进产生的一系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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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索绪尔的学说或者理论能不能突破［１］。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张普（２００１）正式

提出以下的观点：“就语言的发展而言，历时中包含
有共时，共时中包含有历时”［４８］。
而在此前和差不多同时，也有其他学者基于自

己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比如于根
元（１９９９）说：“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
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２７］（Ｐ３５９）；萧
国政（２００１）也说：“不仅共时的时间连续构成了历
时，而 且 共 时 内 部 的 差 异，也 包 含 和 沉 淀 着
历时。”［４９］（Ｐ２５）

在新的语言发展观下，人们的历时观念（或者说
“史”的观念）空前加强，由此也使当代的语言研究表
现出两点可喜的变化：一是在注重共时状况的基础
上进一步强调语言的动态发展以及进行有针对性的

历时研究，从而真正做到共时与历时的结合；二是对
各种新语言现象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不仅不排
斥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还试图在全面描写和
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解释。

（三）语言规范观
与以往的语言规范观相比，当代汉语规范观有

了巨大的进步，这一进步很大程度建立在对以往规
范观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对此，刁晏斌（２００６）总
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由刚性观到柔性观，由静态观到
动态观，由一元规范（语言规范）到二元规范（语言规
范与言语规范），建立了语言规范的层次观和服务
观［５０］（Ｐ１１４）。上述语言规范观进步的一个直接表现，
就是带来了对某些语言现象，特别是新语言现象（比

如网络语言）认识的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具体研
究中内容取舍、研究立场、方向、角度等的改变。
比如，在柔性观下，人们更强调中间／介状态存

在的合理性及其对语言发展的价值，而很多当代汉
语现象实际上都处于这一状态。葛本仪（２００２）说：
“中介状态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语言
成分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产生、试用、约定和推广以
及最后固定等几个不同的阶段，有的甚至还有反复，
虽然每个成分在各阶段上的表现有长有短，不尽一
致，但是对每个新成分来说，这几个阶段却是不会
少的。”［５１］

在柔性规范观的指导下，人们还产生了很多新
的认识，比如认为语言由稳定的内层和活跃的外层
组成，内层更多地体现了规范，而外层则主要是变
异，外层源源不断地对内层进行补充。另外，“规范
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可接受度”等也都成为人们经
常提及和使用的概念，反映了人们在试图寻找可以
量化的指标，来对新生语言现象及其发展过程进行
分析和定位，而这无疑会使相关的研究和评价更趋
客观和理性。
除了中间／介状态外，就是对处于语言规范三极

（即规范现象－中间状态－不规范现象）一端的不规
范现象，人们也不再一概排斥，而是试图进行一些理
性、客观的研究。比如对于所谓的“生造词语”，以前
的态度是一面倒地反对，而现在也有人从语言规范
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认识，如动态判定
的标准，生造词语向规范词语的转化等［５２］。

注　释：

①　笔者听到的一个最新用例是，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午间环球一小时”节目报道，澳大利亚悉尼的

房产销售人员，时常使用ｇａｎｇｘｕ（刚需，刚性需求）一词，并且说

是跟中国客户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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